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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幻现实、当代体验与时代图景 

———论吴刘维近年小说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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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湖南作家吴刘维的创作经历本身就是一部小

说。上世纪８０年代初，他就在《萌芽》《湖南文学》
《长白山》《希望》等文学杂志发表了多篇短篇小

说，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湖南日报》《青年报》

等报纸发表了多篇散文，短篇小说《你不要烦我》获

第一届湖南文学新秀选拔赛三等奖，短篇小说《小

城有家羊肉铺》获第二届湖南文学新秀选拔赛二等

奖，散文《长命乐》获湘赣两省征文赛一等奖。但之

后他歇笔近２０年，直到近年才重新回归文学。他
的悄然退场少有人知，重新登场却颇为强势。２０１０
年，他的长篇小说《绝望游戏》［１］由湖南文艺出版

社出版发行，获得专家的好评，也受到读者的热烈

欢迎，进入２０１１年上半年京东商城书店财经小说
排行榜和长沙地区畅销书排行榜，并在《长沙晚报》

连载；中篇小说《天堂无窑》《我岳父就这样老了》

《送雪回家》［２－４］，多次被《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

刊》《中华文学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

等转载。不管他当初为何退隐，他的重新出场，都

表明他对这个世界的强烈的发言欲望，希望通过自

己的作品与读者交流对这个世界的看法。那么，多

年之后，他携长篇小说《绝望游戏》等作品重返文

坛，究竟要将什么样的体验传递给读者呢？

二

进入新世纪以来，当代小说创作出现了审视当

代现实的热潮，长篇小说领域以一大批曾经引领８０
年代文学新潮的老作家关注当下现实的新作最为

引人注目，格非的《春尽江南》、莫言的《蛙》、贾平

凹的《带灯》直面当下现实；韩少功的《日夜书》、马

原的《牛鬼蛇神》也将其擅长的知青叙事延伸到后

知青叙事，表述曾经的知青们的当下生活状态；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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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余华的《兄弟》《第七天》，虽然评论褒贬不一，但

这两部作品都将视角转向当下却是有目共睹的事

实。在中短篇小说领域，自２００４年起也出现了“底
层文学”的热潮。与９０年代兴起的“新写实主义”
作品关注小市民的日常尴尬与自我满足不同，“底

层文学”将视线投向阶层固化现实下的农民、农民

工、下岗职工等弱势群体，呼吁对底层困境以及阶

层固化现实的关注，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作家们

面对现实发言的欲望空前高涨，都力图为急剧变

化、转型中的中国提供自己的观察与思考。这是五

四以来“文学为人生”的现实主义脉流的凸显，无疑

是好事。但同时，作家们也面临着新的课题，正如

有论者所言，“即吊诡的是我们看似对离我们更切

近的‘现实’要更有把握，也看似真理在握，但是当

这种‘日常化的现实’被转化成文学现实时就会出

现程度不同的问题。因为文学的现实感所要求的

是作家一定程度上重新发现‘现实’的能力，要求的

设置是超拔于‘现实’的能力。”［５］

《绝望游戏》《天堂无窑》等作品同样是以人事

纠葛、底层困境等当代现实问题为聚焦点，这在一

定程度上可以解释重返文坛的吴刘维为何一下子

就能进入读者视线的中心。那么，吴刘维发现了何

种“现实”，他又借助何种文学形式超拔于现实呢？

《绝望游戏》糅合现实主义与魔幻现实主义手

法，讲述无雪城《经济前沿》杂志主编吴谷生一年当

中所经受的种种坎坷遭遇。吴谷生年轻有为，杂志

在他手上影响日增，但他也面临种种困境。在单位

里，杂志原副主编牛小琴联合旧员工与他对抗，牛

小琴的丈夫夏天也在会上公然叫嚣辱骂他；在家

里，他与妻子王回香的婚姻已走到尽头，两人分居

已久，但妻子的坚持使这场离婚战变成持久战。更

麻烦的是，三年前他好心帮助一个业余作者蓝萍萍

出书，反而背上了一桩官司。蓝萍萍因为自己的书

没有独立书号不能参加全国性的比赛，把责任推到

吴谷生身上，并希望借助媒体力量炒作自己，弄得

不明真相的媒体，轮番对吴谷生展开轰炸，搞得吴

谷生声名狼藉，蓝萍萍还直接到公安局告发吴谷

生。而吴谷生所信赖的宾律师采取的战术，事实上

使他一步步陷入了困局。这一年，应该是吴谷生有

生以来最难受的一年。用吴谷生好友马军的话就

是，“通俗一点讲，这一年，应该叫做‘买单年’。今

年这一年，是你吴谷生的‘买单年’。你为离婚所承

受的失望和无奈，是为你十六年的婚姻买单；你为

蓝萍萍出书事件所承受的折磨和摧残，是为你所在

公司的过失、为北京那家出版社的推卸责任、为蓝

萍萍的失败人生、为宾律师‘拖’的战术买单；你为

工作所承受的压力和焦虑，是为省经济研究中心和

《经济前沿》杂志社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权力斗争买

单；你被媒体的炮轰所承受的痛斥和唾弃，是为无

雪城媒体的急功近利买单；你为亲友的过世所承受

的打击和痛苦，是为你生命中失去的那份亲情和友

情买单；你对原莹的情感左右为难的尴尬状态，是

为你总是怕身陷其中、总是要逃离的奇怪性格买

单！”作者通过主人公吴谷生一年的悲剧性遭遇，传

达了被都市欲望游戏吞噬的现代人的绝望体验，吴

谷生“无辜”而不幸地成为都市欲望游戏的牺牲品。

相对于乡村的简单与淳朴，都市是繁华而芜杂

的，是各种欲望游戏的渊薮。盛行其间的首先是官

场欲望游戏。在权力欲望的支配下，职务不再是一

个人发挥能力与担当的标志，而首先是个人威望与

利益的保障品。因此有了暗箱操作，有了拉帮结

派，有了勾心斗角。吴谷生到任以前，杂志社的工

作一直由副总编牛小琴主持。主持了近三年工作

的牛小琴，一门心思把“副”字摘掉，偏偏杂志社的

主管部门省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征途不但没帮她

摘掉“副”字，反而新招来一个总编压在她头上。一

气之下，她暗中联合杂志社原有员工，集体对抗外

来的和尚，开始了长达两年的反吴行动。由于爱人

牛小琴没被重用，夏天盯上了新上任的宋征途，他

联合经济研究中心少数在宋征途改革举措中受损

的中层干部和研究骨干，分头在省委大院和省政府

大院游说，开展比牛小琴反吴行动更高层次、更大

规模的倒宋运动。出身乡村、心性淳朴的吴谷生因

此备受此种官场欲望游戏的煎熬。在我看来，这也

是他最终虽然有惊无险免受官司折磨却还是选择

逃离无雪城的真正原因，因为留在无雪城，他还得

继续承受这种官场欲望游戏的煎熬。

同时，在欲望游戏原则的支配下，媒体不再以

追求真实为标准，不考虑当事人的感受和利益，而

是以吸引眼球从而赢得更多的受众关注为目标，一

味营造一夜成名的神话，一味炒作各种爆炸性新

闻，这也是蓝萍萍走上不屈不挠告发吴谷生之路的

真实原因。蓝萍萍自身并无过硬的文学功底，却在

无雪城的媒介文化中滋养了一夜成名的幻想，“一

个山村女子，单枪匹马地闯进无雪城，眼里看的，耳

里听的，尽是名呀利呀，加上无雪城电视台没完没

了的选秀大赛、造星运动，让人误以为一夜之间便

可以成名得利。”她的真正目的不是告倒吴谷生，而

是借此机会名扬四海。令她没想到的是，虽然她成

名的愿望达到了，但并没有因此达到改善个人生活

的目的，仍旧没有正当职业，没有事业，没有婚姻，

仍旧一无所有。可以说，她和吴谷生都是欲望游戏

原则支配下的媒体文化的牺牲品。

在此情境中，原本庄严的法律也成了一场欲望

游戏。小说中的宾律师在处理吴谷生的官司时一

直采取“拖”的战术，尽量不与蓝萍萍正面交锋，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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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使得官司越拖越大。正如小说中人物所分析的，

宾律师“想凭借自己的智慧，跟公检法之间玩一场

法律游戏。这其实是一出老鼠躲猫的游戏。猫最

终会把老鼠吃掉。因为公安局掌握着侦查权，检察

院掌握着审查权，法院掌握着判决权。宾律师选择

这样一种不明智的办案方式，最终把当事人逼到了

非常尴尬和被动的处境。老鼠也许能侥幸躲过猫

的捕杀，但更多时候反倒激怒猫，使得猫的捕杀行

为变得更猛烈。三年下来，我们不幸成为了宾律师

游戏中的牺牲品。”而他之所以采取这种战术，究其

原因，还是利益因素，“律师其实好比军火商。军火

商总希望战火不断。战期越长，战争越激烈，军火

商获利的机会越多，获利的空间越大。原本一桩小

官司，宾律师一拖便是三年。把时间拖得越久，把

官司拖得越大，宾律师收你的钱越多。”这种欲望原

则支配下的法律游戏，对于当事人而言，是身体和

心理的双重折磨和打击，它使吴谷生一步步陷入困

境，心力交瘁。吴谷生的好友周未兵，则死于老同

学石默编织的商业游戏。

因此，无论是官场游戏、法律游戏，还是媒体游

戏、商业游戏，其实质都是欲望游戏。吴谷生不幸

地被置于游戏的中心，惨遭蹂躏。显然，吴谷生的

遭遇不是他一个人所独有的，他所遭遇的各种欲望

游戏不仅仅是对他个人的伤害，对于游戏中的主动

者而言，其实也是一种无形的损害。比如，牛小琴

和夏天，原本可以拥有平静、优裕的生活，却因为欲

望蓬勃，心理失衡，不见得比吴谷生好受。蓝萍萍

从这场官司以及媒体游戏中，也没有得到多少实质

性的好处。在欲望游戏中，没有真正的胜者。无雪

城欲望游戏的盛行，无疑与无雪城总体的文化氛围

直接关联。吴谷生非常精准地将无雪城文化总结

为“享乐文化”，换言之就是欲望规则支配的文化。

传说中的无雪王死于暴饮暴食的享乐。他的子孙

们不仅纵情享乐，而且还玩出大气象，“无论吃饭喝

茶，无论听歌喝酒，无论洗头洗脚，一概大场面。上

千人在一个大厅里吃饭；上千人在一个大厅里喝

茶；上千人在一个大厅里听歌；上千人在一个大厅

里喝酒；上千人在一个大厅里洗头；上千人在一个

大厅里洗脚。场馆的外面，一律摆放着上百辆小

车。”这也是吴谷生的学生李明朝之所以能发迹的

真正原因。从能够让人们梦想成真的“明朝梦片”，

到让人出一身冷汗的“幽灵城”，李明朝开发的项目

撩拨着人们日益膨胀的欲望。当无雪城人所有的

花样都玩尽，所有的花样都玩得令人生厌，李明朝

开始为无雪城人设计模拟监狱“失乐园”，重新刺激

无雪城人的感官和神经。因此当吴谷生被关在看

守所时，他突然想到看守所外面也是一座监狱———

“享乐之狱”。以满足个人欲望为最高目标的无雪

城人，最终都成了欲望的囚徒与奴隶，并且为了一

己私利互相折磨，展示如萨特《地狱》中所言“他人

就是地狱”的鲜活图景。

写作的目的，说简单点，就是让读者看到这个

世界的残酷与温暖。残酷往往与悲剧相关，其缘由

有人性的因素，也有社会的因素。直面残酷，可以

使我们少一点幻想，多一点清醒。亲近温暖，则让

我们找到生存的方向与坚持的理由。把残酷和温

暖都写透写足，写得踏实，写得一点不含糊、不造

作，这样的小说应该就是好小说了。同样，《绝望游

戏》中不仅有绝望、残酷，也有希望、爱与温暖。正

如小说中吴谷生自创的信息中所言，“感情如同三

种花。爱情是烟花，美丽我们的生命；友情是雪花，

纯净我们的生命；亲情是棉花，温暖我们的生命。”

与原莹之间的爱情，与卜心吟、马军、周未兵之间的

友情，还有与父母、女儿之间的亲情，是支撑吴谷生

走过这一年的坚实动力，也为作品的总体基调增添

了暖色。

三

正如前文所言，新世纪以来，一大批曾经的先

锋作家加入了对当下现实的审视与书写。莫言、格

非等人新世纪以来书写当代现实的长篇大作的成

就，表明他们在文本形式、现实思考方面都有丰厚

积淀之后，进入了创作的丰收期。吴刘维歇笔近２０
年后携新作重返文坛，从《绝望游戏》的文本形式及

其所传达的社会思考来看，近２０年的潜隐，他绝非
真正与文学隔离，而是在暗中发力，以达到厚积薄

发的效果。

吴刘维笔下的崇尚享乐文化、欲望游戏且功利

主义盛行的无雪城，无疑是对当下中国都市现实的

隐射。９０年代的中国，市场经济进程骤然加快，在
带来社会物质的全面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价值的

失范及趋利主义的盛行。这种普遍的功利心态，迄

今没有缓解，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绝望游戏》

明显借鉴了拉美作家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处处充

满魔幻色彩，正如有论者所概括的，“小说中，无雪

城不是一座不下雪的城市，而是雪飞扬在空中却不

落地的城市。除了雪花飘飞却从不落地外，无雪城

还有着一些离奇的事件，无从解释：去考察无雪城

的东郊农场风水的十位风水先生，在发现东郊农场

的秘密之后，全部在无雪河中遇难，无一生还；无雪

河上每建成一座新桥，当时在任的市长必暴死，无

论想尽办法也不能避免市长的死亡。生活在这样

一座神奇的城市中的吴谷生，能在梦中感受到祖母

亡灵的嘱托，能为外婆、岳母的亡灵所庇佑，能预感

到身边的人的死亡，能见到已经离开人世的人。”［６］

任何一种艺术手法的运用，其成功与否的关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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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否有助于深化文本的表现主旨。魔幻现实主

义手法的运用，使这篇小说亦幻亦真，充满寓言色

彩。雪可以象征纯洁，这座欲望蓬勃的都市因此与

雪花无缘。千人同乐的场景也充满魔幻与讽刺色

彩。吴谷生能够预感身边的人的死亡，比如好友周

未兵的死亡，事实上增强了人物命运的宿命色彩。

周未兵屡屡受骗，最后又被老同学蒙骗，一无所有，

丧失了对生活的信心。他的死亡及吴谷生的预感，

都强化了小说所表达的欲望游戏对人的吞噬这一

主题。

从《绝望游戏》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吴刘维对于

文本形式的用心，以及他传达当代体验、铺陈时代

图景的创作野心。通过《绝望游戏》，吴刘维事实上

已经占据了一个制高点，对时代图景进行了全盘扫

描，但作品最着力描述的还是以吴谷生为代表的城

市中产阶层的生活状况。

对于作家而言，从自己熟悉的生活入手，是写

作的捷径。《绝望游戏》选择以杂志主编吴谷生为

叙述中心，肯定也有这方面的考虑。小说主人公吴

谷生与作者姓名相近，并且都是杂志主编，很容易

让人将二者产生联想。通过吴谷生这一人物形象，

作者充分调动自身经验，为我们细腻描述都市中产

阶层所面临的各种人事纠葛与内心纠结。

急剧转型中的中国由于利益分配的差异，事实

上已经产生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如何深入描述不

同阶层的生活图景，已经成为摆在中国作家面前的

严肃课题。对此，吴刘维有信心，也有了相应的积

累。写完中产阶层，吴刘维将笔锋一转，转向底层，

创作了中篇小说《天堂无窑》《我岳父就这样老了》

等作品。

四

２００４年以来，批评界关于“底层文学”的呼声
与讨论日趋热烈。底层概念在文学场域中的重新

浮现自然有它的必然性。“近２０年社会阶层的分
化正在成为一个绕不开的问题，经济的高速增长以

及现代生活的临近并不能真正遏制这种分化。”［７］

底层困境以及阶层固化、阶层隔膜等问题已引起众

多作家的关注。吴刘维歇笔多年，但甫一出山即能

顺应文坛新潮，表明了他对时代核心精神命题的持

续关注与深度思考。

《天堂无窑》描述一出“三叔”导演的通过所谓

“矿难”骗取赔偿和保险金的戏剧。奇怪的是，我们

对“叔叔”的行骗得逞都会心生快意。当社会利益

分配格局出现明显偏颇，弱势者即便有图利的诡诈

行为也能获得人们的同情，何况“三叔”为的是子女

的教育费和抚养费。本性良善的三叔被迫走这一

步棋，我们因此要质问的不是三叔的良心，而是这

个社会自身的深层次问题。作者把三叔知道自己

不久于人世后导演的这出戏剧编排得天衣无缝，处

处彰显三叔的精明，包括用他人尸体冒充自己，使

小说蒙上喜剧意味。

和《绝望游戏》一样，《天堂无窑》同样调用了

作者熟悉的生活资源。作者坦陈，“三叔”这个人物

形象有他二叔的影子，“写《天堂无窑》这篇小说，

源于二叔几年前跟我说过的一句话，当时二叔深为

两个孩子念大学的高额费用困扰，说：‘我恨不得被

砸死在窑里，拿赔偿金来供细孩念书。’这句话像是

一声惊雷，一直在我心里轰隆作响。我老家在山

沟，要缓解生存压力，要给孩子一个出路，二叔们别

无他法，只有拼尽身家性命。”［８］底层矿工为了下一

代的未来，竟然宁愿以性命相博，令人唏嘘！吴刘

维用喜剧形式包装这一悲剧性故事，使这个故事的

悲剧内涵与喜剧因素互生张力，增强了作品的审美

效果。但在我看来，假如没有用他人尸体冒充这个

情节，三叔为子女从容赴死，则悲剧性与喜剧性反

差更大，审美效果更佳。

《天堂无窑》之后，是描述城市底层平民生活的

《我岳父就这样老了》。与《天堂无窑》中的“三叔”

相似，这篇作品所呈现的城市底层平民“我岳父”的

生活应该说是悲哀的，尤其是他的骤然变老。“我

岳父”原本外表英俊，５０多岁的人却一点都不显
老。因为亲戚帮他办了一张老年证，为了让这张老

年证发挥作用，使他省掉每天上下班的公交费，他

刻意扮老，结果丢了工作，连“爱情”也丢了。我岳

父原本是个爱干净、爱体面的人，但就为了一天省

区区几块钱，他将自己的体面与干净置之不顾。这

其中掩藏的其实是一种巨大的悲哀！一个人为了

区区几块钱放弃自己的体面与尊严，这正反映了他

生活的窘迫与无奈，如小说中所言，“老百姓过日

子，不算计不行，算计得好，勉强能将日子打发掉，

不算计或者算计不好，恐怕只能度日如年，没法将

日子捱到岸的。”与过日子相比，体面和尊严也就不

那么重要了。“我岳父”在扮老中逐渐习惯了老态，

逐渐变老了，原本英俊的外表也逐渐变形了。我岳

父对自己的“变老”倒也心安理得，毕竟从此以后他

再也不用刻意扮演就能自由使用老年证了。直到

一直与他心有灵犀的姨妹在重逢后见到他的老态

大惊失色而后仓皇离去，才让他真正感受到自己的

“老”带给他的巨大损失。小说让我们看到底层平

民在物质窘迫中逐渐丧失了自己曾经引以为傲的

外表和内心隐秘的快乐。与《天堂无窑》相似，作者

用喜剧形式包裹这一故事的悲剧性内核，我岳父扮

老、智斗公交司机的故事既令人捧腹，又令人感觉

酸楚。

《我岳父就这样老了》之后，作者通过《送雪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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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为我们展示了“中国式”白领的生活。小说主

人公陈子鱼是某旅游网站的旅游体验师，工资不

低，而且可以借此机会四处旅游，享受艳遇。表面

上，陈子鱼的生活是令人艳羡的。其实不然。陈子

鱼有一个相伴多年的深爱的女友，大学毕业后两人

都有了不错的工作，而后租房同居，并筹划攒钱买

房结婚生子等美妙图景。可是他们攒钱的速度远

远跟不上房价的节节攀升，使得陈子鱼逐渐对这种

疲于奔命且遥遥无期的生活，产生彻底的厌倦感和

挫败感。他的一个和他一样出身底层工人家庭的

同事因病自杀，促使他决定放弃已有的人生规划，

放纵自己。在“帮帮帮”ＱＱ群里，他领受了一个任
务，将北方的雪送到千里之外的三亚一个临终老人

的手里，让毕生未见过雪的老人没有遗憾地离开人

世。等他终于送达之后，他才明白，老人让他送雪

最主要还是为了让自己身患残疾的妻子见到雪。

老人与他妻子之间的感情让他骤然醒悟，决定和女

友重修旧好。由于高房价等现实原因，来自底层家

庭的“中国式”白领在城市中的生活，绝非流行小说

或电视剧描绘得那么美好，“天天不是在咖啡馆，就

是在去咖啡馆的路上”，而往往是望房兴叹，在“蚁

族”与“簈丝”之间徘徊。小说对“中国式”白领的

生活困境与心理异常作了深刻揭示，小说的温馨结

尾更多地表达了作者对小说人物的美好祝愿。

在新作《有人落水》中，作者以一个亡灵为叙述

视角，讲述他的底层生活与曾经的官场人生。以亡

灵为视角，在中外小说中并不鲜见，国外著名的例

子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国内最近的例子

则是余华的长篇小说《第七天》。当然，一种艺术手

段的运用并不能保证作品的成功。《佩德罗·巴拉

莫》被誉为世界文学经典，余华的《第七天》由于主

人公形象不鲜明，被许多论者讥为“新闻集锦”。相

对来说，《有人落水》中的人物形象要厚实丰满得

多。亡灵的视角使作者能够自由地在现实与记忆

里穿梭，并营造出类似《绝望游戏》的亦幻亦真的魔

幻效果。小说主人公大学毕业后跻身官场，由于精

于经营，步步高升，官至城管局副局长。为了与同

僚竞争局长位置，他决定依靠情人晓倩施展“美人

计”扳倒对手，却不知晓倩是对手所设棋子，他因而

锒铛入狱。他出狱后回到自己成长的“望月湖”，终

日与小偷、按摩女等底层人群为伍，却也在他们身

上感受到深厚的情谊，直到有一天因为救一名落水

的三陪女意外身亡。小说为我们展示了两个阶层

的生活差异与道德差异。跻身官场的“我”曾经尔

虞我诈、步步为营，妻子和情人都成了自己进步的

棋子，最终反遭了别人算计。而小偷瘦脖子、三陪

女沈殿来等人物，这些向来被人们歧视和鄙弃的边

缘人群，却让“我”看到了人性的温暖与光辉。在吴

刘维的作品中，总是绝望与希望并存，残酷与温暖

同在，这是作家有意追求的一种平衡与救赎，虽然

绝望与残酷往往描述得格外真切，希望与温暖则多

少有些虚妄。

五

一个作家如果只会调用自己熟悉的生活资源

进行写作，那么他总有江郎才尽的一日，优秀的作

家必须有宽广的视野和包容万象的野心。从《绝望

游戏》中，我们已经感受到吴刘维这方面的深厚素

养，《有人落水》等篇章进一步证实了他的这种能

力。事实上，这也是吴刘维的自觉追求，“把每个小

说做得都不太一样，让它们彼此之间存在差异性，

是我写小说的一个追求。我力求做一个非典（非典

型性）作家，没有归属于自己创作上的典型题材、地

域、人物乃至结构、语言，将每个小说打造成一处崭

新的风景。除了电子时代足以让我们对这个世界

无所不知的客观因素外，更主要的是，每次写作因

此对我来说，都是一场新奇的冒险和智慧的挑战，

既充满着刺激与神奇，也充满着前途未卜的忐忑，

过程也许很痛苦，但这种痛苦很快乐。”［９］对于吴刘

维而言，这种痛苦与快乐，无疑已经成为他生命中

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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